
墨海中 的求 索
记青 年 书 法 家 赵大 山

本报记 者　叶 广 芩

“ 好字！”一 位 读 者 指 着 《西安 晚
报》文艺 版的 “终南 ”刊 头 说 。我看那
字，果然质 朴挺拔 ，静 穆 峻 健，终南 灵
秀，跃然纸 上 。

书者 赵 大 山 ，恐怕 是 位老先生呢 。
及至 上 星 期 ，我才见 到 了 这 位 “赵

老先 生”——一 个三十 出 头的小青 年。他
很忙，求 字的 ，请 写 条 幅的 自 然 不少，
他年轻 ，不能拉架 子 ，有 求 必 应。今
年，陕西人 民美术 出 版社要 出 他的 书 法
集，日 本 日 中 友 好 书 法协会也将 为他出
版《赵大 山 日 中友好诗 谊书 法集 》，他
要准备作品 ，要拿 出 象样儿的 东 西来 ，
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给谁写俩字儿 ，抹糨
糊贴 到 墙上 的 事儿，得认真对待。我看
那满桌、满地、满墙的字 ，心里想，这
要花 多少 时 间 哪！“你 成 天 泡 在 字 里
头，爱人 也乐意？”我问。“有什么法
子呢 ？入了 这个 门 儿 了。”他说 ，书法使
他着 了 迷 ，结婚的那天下午 ，听 贺喜的

人说起晚 上 有几位老 书
画家在某处聚会，共磋
书艺 。机不可失，他再
不能 安心 当 新 郎 了 ，偷
偷溜出来 ，丢下 了花朵
般的 新娘子 而 投入到一
帮老 头子们 当 中 。回 到

家时，已是 凌 晨 三 点
了。

他是 他们 家最 小的
一个孩子——老九，正
因为如此，“文 化大革
命”也吃亏最 大 ——没

念几天书。有一天他上街，一
块牌 匾吸 引 了 他的 视线，“画
片门 市部”几个 大 字 苍 劲 有
力，起笔迥峰 ，气势不凡。他
的心颤 了 ，脚也移不动 了 ，瘦
小的 他坐 在马 路 沿上 ，托着 双
颊对 那 匾看 了 许久许久，又从
身旁拣来 根冰棍棒 在地 上细细
临摹 ，他朴素 地 体 会到 书 法艺
术的 魅力 ，领悟 到祖国 文字的
美感 。至于 匾额是谁写的 ，他
不知道。后来 ，他飞快地跑进
家门 ，从家 中 的各 个角 落 ，搜
出了 自 己的全 部 珍 藏，小 人
书、玻璃球、弹 弓 以及 他最喜
爱的 一 副乒乓 球拍……以 这 些

为资 本 ，他从小伙伴手 中 换 了一 本 “颜
真卿 字 帖”，开始 了 他的 书 法生涯 。

有失去的 ，就 有得 到 的 。正 因 为
“ 文 化 革 命”，才 纸 多、墨 多、时 间

多。亲友来赵 家 串 门 ，谁都 忘 不 了 给 他
们家 的老九捎一捆 旧报纸。他充分利用
这段时 间 ，利用 这大 家 资助 的 旧 报纸临
帖习 字 ，无分 冬夏，十 分 刻 苦 ，打下 了
深厚 的 书 法功底 。

著名 书 法 家宫葆 诚 很喜欢 这 个勤 学
好问的孩子 ，给 予细心热情的 指导。舒
同看 了他的 作品 以 后 ，给他讲了一 个张
旭在唐太宗面前束发挥毫的故事，鼓励
他大胆 闯新，冲 出 先人的框子 ，建 立 自
己的风格。
十几年过去了 ，他进 了 工厂 ，当 了

工人 ，后来 又调到 长安书画社。无 论干
什么 ，那笔是一直没有 丢。近 两 年 时
间，在国 内 外报刊 杂志 上 发表了 四十余
幅书 法作品 ，翻译了近十万字的 书法论

著，引起国 内 外各界
人士的 广 泛 注 意 。

七六年，日 本书
法第一 次 在 西 安展
出，日 本书 法那 清新
的格 调、多 变 的 布
局使 他赞 叹 不 已 ，同

时，一 个大胆
的设想也在他
的心 中 萌 发
了：把 日 本书
法的 现代美和
中国 书法的 传
统美如果有机
地揉 和 在一
起，创 出一种
新的 书体，那
该多 好 。于
是，他又 刻 苦
学习 日 语 了 。

八五年 ，
日本行 田 市书
法代 表 团 来
西安进 行交 流 活动 ，赵大 山 以 他的 日 本式
的淡墨 书 法 和一 口 流 利 日 语赢得了人们的
称赞和好 评 。

去年，他应 日 本旭川 市梅 田 书 法学 校
校长 梅 田 雪岭先生 邀请赴 日 进 行 书 法交
流，日 本著名 书 法 家上 条信 山 先生和关鹭
峰先生对他的字都有很好评价，称赞他的
书法是 “书 体变化多端，清静透骨，取东
洋艺术之长 ，溶古今为一 炉。”他用 彩墨
书写的 “空海”条幅，作为珍品和 中 日 人 民
友谊的见证，被 市艺术馆 收 藏。一 位 市
议员 ，看上 了 他的一副作品 ，要出 价六万
日元购买 。遭 到展厅 管理人 员 拒绝 后 ，他
又私下找到赵大 山 ，苦苦恳求 ，愿 出十万 日
元价钱收买 。赵大 山 说展 品无权出 卖，但
当看 到这位 日 本人失望离去 时，又感到深
深的 内 疚。当 晚，他挥毫特意为这位日 本
朋友 另 写 了一 幅。第二天，这位议员捧着
赵大 山 无偿赠送的 书 法 时，惊 讶了，“你
为什 么 不愿卖却 要送呢？听 说 中 国的 书法
家并不富有啊！”赵大 山 回 答：“我 看 重
的不 是钱，而 是友谊。”说完 ，两 个人 的
眼睛都 湿润 了 。

练习 书 法 ，是一 辈 子的事，活 到老 ，
学到老，无止无境。作为西安青年书 法家
协会副秘书长的赵大 山 ，今后的道路还很
长，愿 他努力 。

（ 摄 影　王 幼 建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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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圣 的 领 地

商洛　李 慧 苹
方方 一 丈 见 余
堆满 仪 器 、试 剂
这是 厂 里 的 化 验 室
也是我 的 领 地
摇动 探 索的 试 管
追求 色 彩 的 纷奇
现实 在 这 里 升 华
幸福 连接 着 全 厂 的 荣 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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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明 林 　设计

漫谈 唐 风 建 筑
中国 科学 院 研究生 院　常 青

唐朝是 中 国 古代文化艺 术充满 创 造
活力 的鼎 盛 时代 ，此 期 以 木构为 主 的建
筑艺术 也达 到了一 个很高的水平。在唐
都长安城 ，荟萃 着 代 表 当 时建 筑成 就
的著名 建 筑 ，其 中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，一 是 皇 家
宫殿 建 筑 ，一是 佛 教 寺 院 建筑，属 于 前 者 的
为长安城 中 轴线北端的皇宫——太 极宫 及其 东 北
方向上 的大 明宫、西南方向 上 的 兴庆宫 ，这三组
宫殿 群合称 、“三大内”。属于 后 者 的主要有城 内
的大 慈恩寺 、荐福寺 、青 龙寺以 及城 南的兴 教寺
和香 积寺等 。这些宫殿和寺院建筑以 其 特有的气
势和造型体现了盛唐的建筑艺术风格，常被行家
们称作 “唐风”建筑。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 ，在战
乱兵 火 的摧残下 ，木构建 筑常遭破坏，特别

是唐末黄巢起义军叛将
朱温胁迫唐 帝迁都开封
时，将长安城 的主要建
筑尽行 拆毁 ，一 代帝都
从那 时起就开始破败 了
。 在今天的西安 ，除了
一些石砖塔外，没有任
何唐 代木构建筑保存下
来。那 么，“唐风”建筑究

竟是什么样 子的呢？它 与 后 世的建 筑有些 什 么 不
同？古建筑专 家们从 山西五 台 山 现存的唐 代建筑
佛光寺大殿和南禅寺大殿 中 ，从 日 本 仿 制 于 唐
长安的京都和奈 良等 地的仿唐建筑 中 ，从敦 煌壁
画上 许多造型逼 真 的唐代建 筑形 象 中 研究和总结
出了 “唐风”建筑的一些主要 特 点 ，从 而 能 够 勾
画出 其真 实的历史面 貌 。

与唐朝强盛的国力 和辉煌的 文 化 艺术 相 适
应，“唐 风 ”建 筑无论从群 体还是单体上都 表 现

出宽 阔雄 浑的气魄 ，其 空间尺度 之 大 超 过 了后
世。例如唐大 明宫麟 德殿遗址从面积上 看 ，约为
明清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三倍 ，宏伟程度是可想而
知的 。为 清楚起见 ，以下把 “唐风”建筑与我们 现在
所看到 的 明清建筑如西安的 钟鼓楼及城 门楼等在
造型特点上作一 些比较。先来看一 看 明清建筑的
一些主要特点 。明清建筑的屋顶起坡陡峻，屋面
出檐较小 ，屋脊两端 多为 造型复杂的兽吻，重要
建筑屋面多 遍铺彩色琉璃瓦；整个 建 筑 用 色浓
重，华丽艳俗。相 比 之下，“唐风”建筑屋顶起坡
平缓 ，屋面 出 檐深远；屋脊两端多为 简洁遒劲 的
鸱尾，很少用彩色琉璃铺设屋面；建筑上用色较
单纯，古朴淡雅。从 以上 几点 的分析大致就可 以
看出 “唐风”建筑的样子 了 。

西安唐 代遗 留下来的建筑只有几座寺院里的
佛塔 ，其 中大雁塔、兴 教寺玄奘塔和香积寺塔都
是著 名 的 仿木构楼阁式塔，塔身 之上有凸 起的
柱、枋、斗拱等木构形象，也可看作是 “唐风”
建筑的遗迹。近年来陆续修建的一 些 仿 唐 建筑
如临潼华清池的部分建筑，南郊青龙寺空海纪念
堂和接待室 以及最近新建的环城仿古建筑等都在
不同 程度上表现了“唐风”建筑艺术的风貌，有
兴趣 的朋友不妨于观赏 中 稍加 留意一番。唐代 建 筑 复 原　（常青 制图 ）


